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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二拍”中的元宵节管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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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元宵节是我国传统的节日，游玩与观灯是其主要节目，而这些节目对于小说情节的展开意义重大。

“三言二拍”作为市民性特征很强的短篇小说集，典型地体现了元宵节背景下的皇家气象和市井景象，小说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来表现元宵节的：第一，男女幽会的爱情主题；第二，以乐景衬哀情，流露时世之

思；第三，狂欢下的混乱。在这些主题之外，小说给我们展示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元宵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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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情况下叙事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所要传递的意

思需要借助特定时间及其所赋予的特殊意蕴才能更好的

表达。中国传统的节日很多，诸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

节等，这些节日在时代变迁中被赋予了特定的涵义。文

学家利用民族文化传统积淀所透射出来的意蕴，完全可

以服务于作品情节的推进，情绪的渲染，感情的抒发等目

的。事实上，很多文学作品也很好地利用了这些时间因

素，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充实了这些特定日子的丰富内涵。

冯梦龙无疑是很好地利用时间的优秀小说家，《喻世

明言》中的《杨思温燕山遇故人》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在

记载“郑意娘”本事的《夷坚丁志》、《鬼董》、《花草粹编》或
《词林纪事》中，都未明确提到此事发生的时间，而冯梦龙

在编撰作品的时候，把时间整体挪移到元宵佳节，以乐景

衬哀情，在看似极为不协调的乐景哀情的对比中，完成了

整个主题的塑造。而这种例子在“三言二拍”中并不在少

数。元宵节日的利用就是其中典型的时间场景之一。

“三言二拍”中提到元宵节的主要几篇作品，描写到

的元宵节涉及唐、宋两代，加上冯梦龙、凌濛初对素材来

源的改造，实际上是贯穿唐宋以至明代的。作品提到了

唐代玄宗朝、北宋神宗朝和徽宗朝，其中以徽宗朝最为典

型和具体。南宋没有具体落实在某个皇帝的头上，但却

赋予了一个特定的地域：杭州。展示元宵的具体方式是

宋词，分别出现了［瑞鹤仙］（出现两次）、［望海潮］、［如梦

令］（４首）、［传言玉女］、［夹钟宫·小重山］、［倾杯乐］、

［女冠子］等词牌名。也出现了少数几首诗。这些诗词可

以说把都市中的元宵景象描绘得形象逼真，让我们仿佛

身临其境，穿越了历史时空与当时的市井百姓们一起分

享当时的视觉盛宴，体味了狂欢与放纵。也通过小说家

的笔触洞悉了繁华背后的混乱与污秽。

一、狂欢与放纵

农历正月十五日，是我国汉族的传统节日元宵节。

正月为元月，古人称夜为“宵”，而十五日又是一年中第一

个月圆之夜，所以称正月十五为元宵节，又称为“上元

节”。按中国民间的传统，在一元复始，大地回春的节日

夜晚，天上明月高悬，地上彩灯万盏，人们观灯、猜灯谜、

吃元宵合家团聚、其乐融融。各地关于元宵节由来的说

法很多，有三种说法流传较广。一说，元宵节是汉文帝为

纪念“平吕”而设，因为平息吕氏之乱是正月十五；二说，

元宵节是人们为庆祝一年中的第一次月圆之夜而设，又

称“上元节”；三说，元宵节起源于“火把节”，汉代民众在

乡间田野持火把驱赶虫兽，希望减轻虫害，祈祷获得好收

成。也有记载说元宵节起源于宗教。但无论起源于何

说，元宵节都已经成为了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

历代都有描写元宵盛况的文学作品传颂。“三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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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中的元宵节主要涉及到了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狂欢的喜庆氛围。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元宵”条介绍了宋代元宵

节“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的龙灯盛况，还有“奇术异能、

歌舞百戏”的演出。而这些记述在上述几则作品中也能

见到，《杨思温燕山逢故人》中就详细记述了宋徽宗与民

共赏玩花灯之事：

每年上元：正月十四日，车驾幸五岳观凝祥池，每常

驾出，有红纱贴金烛笼二百对；元夕加以琉璃玉柱掌扇，

快行客各执红纱珠珞灯笼。至晚还内，驾入灯山。御辇

旋转一遭，倒行观灯山，谓之“鹁鸽旋”，又谓“踏五花儿”，

则辇官有赏赐矣。驾登宣德楼，游人奔赴露台下。十五

日，驾幸上清宫，至晚还内。上元后一日，进早膳讫，车驾

登门卷帘，御座临轩，宣百姓，先到门下者，得瞻天表。小

帽红袍独坐，左右侍近，帘外金扇执事之人。须臾下帘，

则乐作，纵万姓游赏。华灯宝烛，月色光辉，霏霏融融，照

耀远迩。至三鼓，楼上以小红纱灯缘索而至半，都人皆知

车驾还内。

事实上，皇帝进内府后，老百姓还是尽情享乐。流连

徘徊，招呼三五好友，赏月拉唱。《二刻》中就借用唐代苏

道味“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的诗句反映了宋代元宵

夜的不眠盛况。而在《闲云庵阮三冤债》中也写到阮三在

灯夜时歌笑赏灯后，说道“恁般良夜，何忍便睡？”

元宵节的内容及方式多种多样，但有几种则成为了

固定的组成部分。譬如花灯、士女的游玩，放焰火……这

些构成了元宵夜万人狂欢的鲜活画面。元宵是春节过后

第一个重要的节日。春节的喜庆氛围此时尚没有完全消

散，再加上农耕社会的特点，都决定了它适合游玩享乐的

特性，甚至是赋予了狂欢的特征。男女老少尽情游玩，走

亲访友，玩赏花灯。康伯可的《瑞鹤仙》就很好地描绘了

市民狂欢的景象：

瑞烟浮禁苑，正绛阙春回，新正方半，冰轮桂华满。

溢花衢歌市，芙蓉开遍。龙楼两观，见银烛、星球有烂。

卷珠帘，尽日笙歌，盛集宝钗金钏。堪羡。绮罗丛里，兰

麝香中，正宜游玩。风柔夜暖，花影乱，笑声喧。闹蛾儿

满路，成团打块，簇着冠儿斗转。喜皇都、旧日风光，太平

再见。———《二刻拍案惊奇》卷之五。（按：见银烛、星球

有烂，《喻世明言》作“见银烛星毬灿烂”）

宋代每逢元宵节，京城中诸营、班、院，用长竹竿挂圆

灯笼于半空中，远近高低，有似飞星，故称为星毬。星毬

灿烂，可看出此种灯笼之多。既照亮了京城的夜空，也照

亮了游人的心情。何况正是风和夜暖之时，最适合游玩。

故而，笑声喧闹，作为妇女头上装饰品的闹蛾儿满路，既

可理解为妇女的代称，以说明妇女数量之多，亦可暗指元

宵夜妇女疯狂游乐的情状，以至于饰品掉地亦多所不顾。

《喻世明言》是“满地”，但这都同样说明了平时贤淑温顺

的女子辈“人生得意须尽欢”之境界。其实，“卷珠帘，尽

日笙歌，盛集宝钗金钏”，更加形象地描绘出了她们“乐不

思家”的情形。“簇着冠儿斗转”，甚至能让人浮想出众多

男子在擦挤窜动的画面，因为唯独这个时候，他们才能肆

无忌惮地亲近香泽而不被责罚。

其实，不仅仅是繁华富丽的京城才有如此狂欢景象，

即便偏远如西凉府者，也同样如此，“灯影连亘数十里，车

马骈阗，士女纷杂，果然与京师无异。”而在北方的燕山，

同样丝毫不见逊色，“虽居北地，也重元宵。未闻鼓乐喧

天，只听胡茄聒耳。家家点起，应无陆地金莲；处处安排，

那得玉梅雪柳？小番鬓边挑大葱，岐婆头上带生葱。汉

儿谁负一张琴，女们尽敲三棒鼓。”从民俗的角度考虑，我

们应该要非常重视此则材料，元宵的狂欢是不需要理由

的。没有精致的乐器，胡茄这种较为粗犷的乐器也能释

放心中的快乐。没有华丽的装饰品，鬓边挑着大葱叶无

妨她们欢乐的脚步。钟敬文曾经如此解释狂欢，“从历史

上看，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都存在着不同形式的狂欢活

动。它们通过社会成员的群体聚会和传统的表演场面体

现出来，洋溢着心灵的欢乐和生命的情绪。”［１］小说中展

示的元宵节狂欢景象，超越了地区、贫富界限、性别差异，

全民参与，全民共享。

第二，狂欢背后的放纵———男女邂逅定情。

古代女子“三步不出闺门”，一年之中也只有元宵夜

才能出门尽情游玩娱乐。正是因为稀少，所以才显得时

机之难得。她们兴高采烈，浓妆艳抹，呼妹唤姐，尽情嬉

闹宴乐。其实，少男少女们都是不会轻易浪费这么美好

的时光的。欧阳修的《生查子》就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

“月在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怀春的少年们约上情人相

会甚至私奔之事也不少见。《隋史遗文》第二十二回对元

宵夜妇女的心态有非常逼真且俏皮的描写：

凭你极老成极贞节的妇女，不由他心神荡漾，一双脚

头只管向外生了。遇一班好事的亲邻，彼此相邀，有衣服

首饰的，打扮了出来卖俏；没有的东央西借，要出来步桥

走月。张家妹子搭了李店姨娘，赵氏亲娘约了钱铺妈妈，

嘻嘻哈哈，如痴如醉，郁捺不住。

而男子同样如此不会错过如此好的时节，

长安中王孙公子，游侠少年，铺眉苫眼，轻嘴薄舌的，

都在灯市里穿来插去，寻香哄气，追踪觅影，调情绰趣，忙

忙急急，眼皮上做工夫。

虽然俏皮，但却是非常真实地写出了那个时代元宵

节为男女情事的产生所营造的整体氛围。“太平时节元

宵夜，千里灯毬映月轮。多少王孙并士女，绮罗丛里尽怀

春。”不但是原来已经彼此有情的男女会利用这个夜晚幽

会，即便是偶然邂逅的男女，只要相互之间产生好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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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临时生发出无限的故事。本篇主人公张舜美与刘素香

就属于这样的角色。作者甚至用“调光经”来表述了这种

情形，即便是萍水相逢，女子也通常不能逃脱这些调光子

弟的撩弄。刘素香在张舜美的引诱下，“禁持不住，眼也

花了，心也乱了，腿也苏了，脚也麻了。痴呆了半响，四目

相晙，面面有情。”男女在元宵夜幽会定情的情形在古代

并不是少数。《张舜美灯宵得丽女》的入话就是一个传颂

久远的故事。《醉翁谈录》壬集卷之一“红绡密约张生负

李氏娘”，《岁时广记》卷十二“约宠姬”，《玉芝堂谈薈》卷

六，《茶香室三钞》卷二十三“鸳鸯灯传”等都是这个故事

的复制或翻版。足见人们对其津津乐道的程度。此外，

宋话本《绿窗新话》载有《郭华买脂慕粉郎》，《醉翁谈录》

作有《粉盒儿》（宋元戏文有《王月英月下留鞋》，元杂剧有
《王元英月下留鞋记》，均同），同样记述的是元宵夜为背

景的男女情事。辽代契丹族、金代女真族甚至都有在正

月十六日“纵偷”之俗，南宋洪皓《松漠纪闻》云：“金国治

盗甚严，……唯正月十六日则纵偷一日以为戏，妻女宝货

车马为人所窃，皆不加刑。”“亦有先与室女私约，至期而

窃去者，女愿留则听之。自契丹以来皆然，今燕亦如

此。”［２］足见元宵夜所饰演的定情幽会角色。

描写儿女幽会定情之事甚至成了“三言二拍”中元宵

题材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从阮三郎和陈玉兰，到张生与

霍员外之妾，再到张舜美与刘素香，无一不属于此类情况。

虽然在具体的情节上各有差异，但元宵节所承担的这种幽

会定情功能却是相同的。正是因为元宵之夜的观灯，才有

了张生拾到红绡帕子而成就姻缘的故事，才有了张舜美与

刘素香的邂逅并定情私奔等一系列故事。正是因为元宵

之夜的狂欢，才有了阮三郎的笙箫弹唱，才有了玉兰的春

心萌动。霍员外之妾很精明地利用元宵节观灯的机会遗

下红绡帕子，又以来年元宵相约，并精明地利用鸳鸯灯作

为相会之表记。刘素香也是利用元宵节父母兄嫂赴干舅

家观灯的机会，完成了与张舜美的幽会。对于情人们来

说，他们的元宵节无疑比平常人更多了份期待和兴奋。

第三，不法分子浑水摸鱼的丑陋。

元宵节不仅仅存在着繁华与欢乐，在喧闹的背后也

存在些许的混乱，甚至还会酿成悲剧。上面引到洪皓的

《松漠纪闻》中其实已经透露出了这种端倪。而这种元宵

节的混乱情形，在其他小说笔记的记载中，同样也不是遗

笔绝响。《水浒传》的“李逵元夜闹东京”，对于梁山好汉

来说，这无疑是大出风头的一件事情，但对于平民百姓来

说，这却是一场灾难。《红楼梦》中甄士隐的女儿英莲也

是在上元之夜被人拐走。说唱本《花关索传》中花关索也

是这天丢失的。只是前者以悲剧的形式出现，而后者以

戏剧的方式作结而已。在《二刻拍案惊奇》卷五之《襄敏

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岁朝天》中也同样提到了此类事

件。“元来那晚这个贼人，有名的叫做‘雕儿手’。一起有

十来个，专一趁着闹热时节，人丛里做那不本分的勾当。”

他们利用游人拥挤之机，行尽不法勾当，收获颇丰。“各

出所获之物，如簪钗、金宝、珠玉、貂鼠暖耳、狐尾护颈之

类，无所不有”。他们开心狂欢的背后一定伴随着很多人

的哭泣。而这些人并不完全只限于偷盗之事，他们利用

了真珠姬心急观灯之心，奸骗并拐卖了她，正如同开封府

尹的判词所述：群盗元夕所为，止于胠箧，居恒所犯，尽属

椎埋。完全可以想见，假使南陔没有此类聪明才智，最后

的命运肯定也是被拐卖出去。根据作品中养娘的话也可

知道那些不法之人的罪行，“闻得歹人拐人家小厮去，有

擦瞎眼的，有斫掉脚的，千方百计摆布坏了，装做叫化的

化钱。”而通过文中公人的话语我们也完全可以想见当时

之情形：“元宵夜趁着热闹做歹事的，不止一人。失事的

也不止一家。”为什么这种现象屡次发生并成为突出的社

会问题呢！首先是浑水摸鱼，趁着节日气氛容易得手；其

次与做公的懈怠不无关系。此篇中写道：“所以这两项人

（做贼的与做公的）每每私自相通，时常要些孝顺，叫做

‘打业钱’。若是捉破了贼，不是甚么要紧公事，得些利

市，便放松了。”如果此次不是“钦限要人”，结果必然完全

两样。正是因为公差的敷衍塞责，甚至是同流合污，才导

致这些贼人气焰嚣张，

乃是积年累岁，遇着节令盛时，即便四出剽窃，以及

平时略贩子女，伤害性命，罪状山积，难以枚举，从不败
獉獉獉

露
獉
。岂知今年……惊动天听

獉獉獉獉
，以致有此
獉獉獉獉

。

简单几句话，其实完全可以窥见当时社会的某些积

弊，也揭示了混乱的根源。

二、元宵语境下的叙事意义

所谓语境，指的是语言运用过程各种主客观环境因

素，包括语体、用词惯例、上下文、身份修养、思想观念、创

作动机乃至整个社会历史背景等，简单地说，也就是“叙

事作品赖以完成的全部规定。”［３］语境对于文学作品事件

发生的时间及其特殊时间所赋予的特殊涵义甚至能对作

品起决定性的作用。在“三言二拍”几篇作品中，元宵节

的作用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把握：

（一）推动情节发展

元宵节背景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或大或小。《醒世

恒言》之《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没有特意对元宵节盛况

的描述，但作品中提到：“头至次年正月十五日。当日朱

真对着娘说：‘我每年只听得鳌山好看，不曾去看。今日

去看则个。’”正是因为盗墓者朱真去看灯，而他的住所又

恰巧在那天晚上着火，使得周胜仙能够逃出藩篱，并推使

故事情节继续向前发展。看似不经意的一笔，但却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当然，如果以其他构思来完成此处情节

的推进，也完全是可能的。但在有些作品中，元宵节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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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是情节得以发生进行的必备条件，缺乏了这个条件，很

多情节的进展上就缺乏逻辑性和合理性。譬如《喻世明

言》之《张舜美元宵得丽女》。

上文提到，此作品入话的本事流传很广。但冯梦龙

对此故事也做了一定的加工改造。如把《醉翁谈录》中显

得品行低下的张生改造成了一个痴情儿，把本事中李氏

娘丈夫的身份从节度使改成富室。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前

后的流变中，一些关键因素始终没有发生变化。而这些

关键因素主要集中在和元宵节相关的情境上。如张生观

灯、女子观灯遗红绡香囊，且以来年元宵节相约，标记是

鸳鸯灯。脱离元宵节，故事无法展开。作者充分认识到

元宵节背景的重要性，也全力加以运用。一开头，作者就

用“一个狂荡的小秀才，遇到一位波俏的女子，因灯夜游

玩，惹出一场奇奇怪怪的事来”作为引语，别小看此话。

张舜美是越州人，而女子为杭州人，在古代特殊的时代

里，此二人本不可能有相遇的机会。即便是张舜美偶因

乡试来杭州，而如果女子“养在深闺”，那么他们见面的几

率也相当细微。而恰恰是因为元宵，而又恰好是游赏观

灯这种元宵节的固定节目才给了他们相遇的机会。我们

无法忽略作品赋予的男女二人的性格特征，但如果不在

特殊的环境中，这种秉性也无从发挥作用。

元宵节不仅只在促使故事发生了重要作用，在故事

的展开上同样作用巨大。张舜美与女子相遇，且相互间

产生了好感，存在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但如果不是连续

的出门游玩机会，如果不是女子父母兄嫂都赶赴干舅家

灯会，那这种幽会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成立。作者借助

元宵节特殊的环境，一环扣一环，“第二天，又去同一地点

等待，果见女子，进广福寺进香，遗下一个同心方胜儿。

并指出“高挂彩鸾灯，正是儿家庭户”。而“明日父母兄嫂

赶江干舅家灯会，十七日方归。止女子与丫鬟在家。”接

着这样的条件，最终二人得以实现幽会的目的。这里有

几个必要条件：观灯必须持续几天，才有进一步接触的可

能；借助“彩鸾灯”，才能找到幽会场所；因为父母兄嫂都

去干舅家观灯，才给了他们的幽会留下了充足的时间和

空间。换言之，缺了任何一项，这个故事情节就无从展

开。元宵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接下来的情节进展同样离不开元宵节，前文提到元

宵观灯夜，“不觉又到众安桥，桥上做卖做买，东来西去

的，挨挤不过。”繁华景象洋溢其中。这也为后来小姐的

走失做好了足够的铺垫。正是因为小姐女扮男装，而小

脚穿大鞋，加上“城中人要出城，城外人又要进城”，使得

二人走失离散。至此，元宵节在情节推进中扮演的作用

基本结束，而故事的主体情节到此结束。

在此作品中，元宵节不仅推动故事情节发展，而且对

情绪的渲染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张舜美与女子失散

后，“光阴荏苒，又逢着上元灯夕”。这引发了主人公强烈

的“物是人非”之感。作品用欧阳修的《生查子》词完成了

对情绪的描绘：“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在柳梢头，

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

湿春衫袖。”感情深挚，委婉动人。

元宵节同样的作用也表现在其他作品中，如《喻世明

言》之《闲云庵阮三偿冤债》。在记载本事的《夷坚支》景卷第

三《西湖庵尼》中，其实并未有特定的时间，但在后来的演变

中，无论是《金瓶梅词话》、《情史》、《喻世明言》，还是以后的

《西湖二集》中，都明确地把时间规定在元宵节，正是很好地

利用这种语境展开故事，才使得情节的进展合情合理。

（二）作为塑造人物的背景

《拍案惊奇》之《唐明皇好道集奇人 武惠妃崇禅斗异

法》中，元宵节只是作为宣扬道人叶法善本领之高强奇妙

的一种背景语。但同样也能使我们从了解到即便是远在

唐代、即便是偏在西域地区，元宵节也是如此地繁华。进

而我们能充分理解开元盛世承平日久，百姓安乐的时代

风貌，也能管中窥豹地得知唐代元宵节的气象。

其实这种背景功能体现得最明显的还是在《襄敏公

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岁朝天》中。作品实际上描写了两

年的元宵景象，但却传递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氛围。前者

为悲剧，因为真珠姬的贪玩，装饰的引人注目，再加上这

些“雕儿手”的胆大包天。使得原本涂满喜庆色彩的故事

蒙上了一层悲剧的氛围。假使这种故事发生在其他白话

小说中，假使这个主人公换成了一个宁折不弯、刚烈异常

的女子，不免会出现血溅古庙的情形。即便此篇没有这

样处理，但伴随真珠姬的，恐怕也只有对于元宵节的恐惧

与失身导致的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当然，这个故事的

主体是借助真珠姬在群盗面前的无可奈何而反衬南陔的

奇异，因而这种悲剧的色彩才被冲淡在南陔智勇异常的

惊叹和捕获这些不法之人的喜悦中。

这个故事中，元宵节的喧闹都成了衬托五岁小孩南

陔机智聪颖的背景。神宗时代的元宵节，丝毫不比徽宗

朝逊色，甚至在作品中已然成了王道乐土的代名词，万民

乐业，四境无侵。王吉肩扛着南陔来宣德门看灯，“楼上

设着鳌山，灯火灿烂，香烟馥郁，奏动御乐，箫鼓喧阗。楼

下施呈百戏，供奉御览。看的真是人山人海，挤得缝地都

没有了。”在这种背景下，故事由此拉开。因为王吉的疏

忽，连南陔被别人抱走都毫无察觉。正是由于人太多太

拥挤，所以众多家人无从寻找南陔；正是因为元宵夜经常

发生拐骗儿童之事，才导致夫人、养娘等家人非常担忧南

陔的处境。同样也正是因为元宵夜官员入值，南陔才有

了从容脱险的机会。而后来插叙真珠姬的故事，也完全

是为了对比二人在同样的元宵背景下不同的举措，进而

烘托出南陔的精明机智。元宵节的故事场景当然也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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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情节的进展，但更重要的是突出了南陔的形象，为塑造

人物形象服务。

（三）作为氛围渲染的背景

冯梦龙刻意把《杨思温燕山逢故人》的背景安排在万

众同欢的元宵节，这是有其深层次意味的。以乐景衬哀

情，本就是文学作品中常用的表现技巧。本篇把此特点

运用得淋漓尽致。“今日说一个官人，从来只在东京看这

元宵；谁知时移事变，流寓在燕山看元宵。”杨思温因为靖

康年间流寓在此，故而一直不能回到东京，此类人并不是

他一个。“一轮明月婵娟照，半是京华流寓人”，在看似平

实的语言中却流露出了无限的感喟。而篇中此类情绪的

诗词作品也多半流露出寄寓他乡时的感伤及对往昔盛世

的喟叹。“荏苒又经年，暗想南园，与民同乐午门前。僧

院犹存宣政字，不见鳌山。”物是人非，感情沉痛压抑。我

们应该注意到，两次征引到的康伯可《瑞鹤仙》词作中“喜

皇都、旧日风光，太平再见。”在抑现抑隐的意境里，我们

都能体味“靖康之耻”留下的阴影和创伤。虽然这种描写

中未必有多少反思的色彩存在，但却直观地让人动容，也

发人深思。“往事只堪成追忆”，让人唏嘘感叹。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就是在这种今昔氛围的强烈对

比中完成故事构思的。没有刀光剑影，见不到血肉四溅，

但却让读者整体的思维都沉浸在一种莫名的哀伤之中。

在郑意娘是人是鬼的判断中，在似真又似假的死因探究

中，我们还能从主人公哀怨的语句中心存余悸地回味那

个天崩地坼的年代。作为往昔盛世意象的东京、鳌山、樊

楼屡次出现在文中，为的也是传递出那种强烈的昔盛今

衰的对比效果。韩国夫人率领众女子喝酒饮乐是虚，而

荒草萋萋的败落花园才是她们真实的生活场景。让人无

法不产生凄凉之感。上文已经提及到，宋代元宵的描写

主要集中在徽宗朝，除了有此期确为元宵之极盛期外，也

是为了便于抒发出这种盛衰对比所产生的情感意味。

三、结语

元宵节特殊的风俗习惯和秉承的文化气息，使得各

个时代的小说作家们对其大加青睐，以元宵节为故事展

开重要背景的作品，在古代小说中比比皆是。如《金瓶

梅》中前后四次提到了元宵节，并在不同的章节中承担不

同的气氛营造任务；《红楼梦》也多次提到元宵节，并利用

此特定情境服务于作者独特的写作目的；《禅真逸史》第

五回也有大段文字绘写元宵之景，并在情节的推进上发

挥了重要作用。其它如《三国演义》等作品中也都先后在

作品中提及元宵节，而在短篇白话小说中，《西湖二集》之

二十八种叙述了《闲云庵阮三偿冤债》的入话，第十二卷
《吹凤箫女诱东墙》则完全是围绕着元宵节的语境展开故

事情节的。文言小说中同样也多次借助元宵节所提供的

特殊语境而展开故事情节，如《聊斋志异》中的《婴宁》篇，

如《阅微草堂笔记》卷二之“盗玉杀人”等。

如前所述，时间及语境在小说中都发挥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而小说俗文学的特点也决定了它必然和民间风

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学者论述道：“作家创作思维的

导向暗受民俗心理的影响……它潜移默化地规范和影响

着作家的艺术思维航向。”［４］这无疑是有道理的。作为民

间重要节日的元宵、端午、清明、中秋等必然在小说中都

会得到很详细的体现，考察此类节日，必然让我们能够更

好地找到一个观照小说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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